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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渐高，花事繁华，草木蓬
勃，夏天喧闹登场。喧闹的还有孩
子们，儿童节又来临了。

记得小时候表演过一次“六
一”节目，不过印象深刻的反而是
准备的那几天。那时还没撤乡并
镇，每年6月1日上午，乡里三所
小学的全体师生聚齐到大会堂。
我不会跳舞、五音不全，只做观
众。有一年，班级的节目被选上，
老师让我朗诵一段独白。我的心
里像打翻了蜂蜜罐，浸润每一个细
胞，舔舔嘴唇都是甜的。母亲决定
给我捯饬捯饬。周末，洗完头，坐
在屋前，她拿来围裙给我披上。梳
子上滴几滴香喷喷的“生发油”（如
现在的摩丝），前前后后梳直，屈腿
半蹲，屏气凝神，握起剪刀依着眉
毛“咔嚓咔嚓”过去。然后贴着左
下巴往后剪，右边也如此，后脑汇
合处补一刀。最后梳一梳理顺，修
平几缕错落的，一个像模像样的童
花头新鲜出炉。

“嗯，整齐多了，还差一条裙
子。”母亲意犹未尽。

晚上，她从樟木箱里翻出几块
布，在我身上比划完，坐到缝纫机
前，脚踏布移，“哒哒哒”动工。星
期一早上醒来，看见床边挂着的连
衣裙：下摆和袖子红底碎花，上身
纯白，圆圆的领口上钉着一圈彩色
发光片，背面腰间一个蝴蝶结。我
独自痴痴地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
漂亮的衣服！

如今的节日形式多样，内涵丰
富亮点多。常想起儿子小学一年
级时的“六一”故事，忍俊不禁。

歌舞汇演外，学校将征集书法
摄影绘画等作品在学校大厅展
出。这对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是
多大的稀奇和荣耀啊！儿子知道
他爸毛笔字写得好，缠着要写“欲
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可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哪有那么简单。
离学校截止时间越来越近，第一句
还没练熟，不得已，把父子俩手把
手写的那两张交上去了。5月31
日放学时，老师告诉他获得了一等
奖，明天要登台。太意外了，儿子
忘乎所以一路高歌。晚上，他突然
问：

“明天上台是不是要表演写
字？”

“不会吧？”
“可万一……”
赶紧铺纸倒墨，撅起嘴皱起

眉，使着劲写，额头溢出一层细
汗。可差距实在太大，他懊恼又紧
张，眼眶泛起水灾，大哭。我打电
话问老师，老师确定是领奖，不
写。这下放心了，儿子破涕为笑。
第二天回来洋洋得意地给我们
装大样。他两手各举一张字，
昂首挺胸跨步上舞台，展示
一圈后排队，校长亲自发
奖。我们热烈鼓掌，大
加赞赏，鼓励他明年
凭 自 己 本 事 再
战。可终究没
兴趣，涂鸦三
五天跑了。

三年级开始，“六一”下午，学
校开辟“跳蚤市场”活动，一班一摊
位，低年段以交流书本为主，高年
段可以出售DIY零嘴。儿子带去
10本旧书、15元硬币。傍晚放学
到家，小脸通红，喉咙沙哑。

“玩得很嗨呀！你的书呢，钱
呢？”他爸拿来纸笔对账。

“书全卖了，有的5元，有的8
元，也买了两本，只要2元，便宜！
又买了饮料和蛋糕吃。”

“可账兜不拢。”
儿子眨眨眼，拼命想：“某某同

学借5块，还有一个也借了。”但记
不起是谁。

“自己的东西要管好，钱要算
清！”他爸瞪起眼挂下脸。

如今儿子已有了自己的小金
库，压岁钱攒足5万后存入银行买
理财产品，一年一结。他的理财意
识大概从那时候开始的吧。

随着年龄增长，心智成熟，做
事相对稳重靠谱了。初一过最后
一个儿童节，学校安排了很多庆祝
节目，另外联合周边社区进行大型
义卖活动，所得款项全部捐给红十
字会。孩子们五月中旬开始准备，
分成几个小队落实任务：设计班旗
班徽，斟酌铺子名字，商讨叫卖口
号……儿子和其他5个孩子负责
登记出售的物品，吃的穿的用的都
行。他先搜罗自己家。整理出一
箱八九成新的书，包括一本没拆封
的牛津辞典，他爸的一捆新毛笔也
悄悄收入囊中，还有七八盆长势正
旺的绿植，顺走衣柜里挂着标签的
新衣服。瞧这架势，恨不得把家也
搬去卖了。

义卖活动从中午12点开始持
续3小时，孩子们在前面叫卖，家
长志愿者在后面忙活，全校师生、
宿管阿姨和一些小区居民可谓史
上最卖力的购物团，物品差不多都
售罄。儿子班级一共收入三千多
元，孩子们簇拥着击掌呐喊，体
验成就感和幸福感！

“六一”五彩缤纷，芬芳
四溢。孩子们，愿你们的
人生除了拼搏和奋斗，
还有妙趣横生、兴味
盎然！

难忘“六一”
□邵益

去年端午前夕，收到江苏朋
友捎来的两盒高邮咸蛋。内心激
动之外，也为本就懒惰下厨设置
了更好的理由。遂于当日晚上煮
了一锅粥，用这刚收到的咸蛋佐
餐。随着那漫溢齿颊的香气，久
远的记忆漫了上来……

说起咸蛋的历史，可谓悠久，
早在《齐民要术》上便有完整的腌
制、食用记载。汪曾祺先生曾称
他家乡高邮的咸蛋质细而油多，
为别处所不及。吾乡的咸蛋虽不
及高邮的那般名声在外，却也贯
穿了我的整个童年。

记得早年间，农村养鸭子的
人家不少。所谓“春江水暖鸭先
知”，开春后，天气一暖和，歇了一
冬的鸭子像在比赛似的，争先恐
后地开始下蛋。当时的鸭子，没
有人工饲料吃，吃的尽是小鱼、蛳
螺，加之成天在湖里运动，不仅鸭
肉极嫩极香，下的蛋透过那生青
的蛋壳，隐隐都能看得出里面绯
红的蛋黄。

收来的鸭蛋，平时归放在一
只旧砂锅里。除了卖出一部分贴
补家用外，还会留下一些，以便在
清明前腌蛋用。

阳春三月，桃花水过去，挑个
好天气，外婆将锅里的鸭蛋放到
篮中，拎到井边，一只只仔细搓
洗。那原本黏着鸭屎稻草的鸭
蛋，经过一番细致搓揉，立马变得
剔透晶莹、光泽莹润起来，出水芙
蓉般惊艳了我狭促的目光。

外婆将它们用竹匾装了，晒
晾至干后，逐个放到高度白酒中
滚一下，再置于热日下暴晒，待蛋
壳发烫，移置阴凉处。

待一切准备停当，吃过午饭，
外婆开始腌蛋了。话说咸蛋的制
法有多种，我家是用黄泥裹。由

于家乡没有那种黏稠的黄泥，所
以都是将封黄酒缸的干烂泥再利
用，用淘米水搅拌成黄泥浆，加入
盐，再小心翼翼地将鸭蛋放浆里
均匀蘸一下，整整齐齐放入事先
已刷得一尘不染，并放在日头下
暴晒干爽的黄黑色腌蛋瓮中，用
一张薄膜封存后，一动不动地静
置于避光通风处，等待时间成就
的美味了。

瓮中的鸭蛋，一点点慢慢地、
不声不响地成熟着。印象中，每
次腌咸蛋的时间长短都略有不
同，有时二十来天就可以尝尝了，
味道不够的话，再适当延长点腌
制期。但时间过长的话，蛋白会
显得咸和老。

一只从古籍中走出，来到我
们饭碗里的咸蛋，说来简单：惟鸭
蛋与盐两味，分开来再寻常不过，
然只需在一起伴上些时日，居然
就能极致地诱惑起味蕾来。

作为一种特殊的腌制食品，
不荤不素的咸蛋，较之寻常酱菜
多了点油水，又比一般的咸肉咸
鱼少了些许荤腥，最特殊的是，它
兼容了蛋黄与蛋白两种层次分明
的味道。

那像蟹粉一样具有沙粒感的
蛋黄，绝对是餐桌上的一份充满
金黄色的幸福感。掘一小块放进
嘴里，在咀嚼过程中，绵密、腻滑
的官感顺着口腔直到喉咙，麻、
酥、香经久不退，滋味好极了。除
了销魂的蛋黄，蛋白亦不能辜
负。入口滑如凝脂，咸淡合宜，只
消配上一碗稠薄得当的白粥，于
这份鲜咸细腻中，自然品出寻常
日子里的平淡真味。

如今，随着农村大面积的拆
迁，合格的鸭蛋越来越少。再加
上现代家居中，过去那些坛坛罐
罐的腌制容器都已被丢弃，很少
有人家腌咸蛋了。至于超市货架
上售卖的塑封咸蛋，一只只雪白
干净，早已不复以前黄泥、草灰覆
盖的乡土本色，虽易于贮存携带，
也方便食用，但总吃不出旧时那
股温馨的滋味。

咸蛋之忆
□王蕙利


